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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敦煌五兆之法的占筮之說 

陳睿宏 

摘要 

唐代盛行五兆之法，與龜、《易》與式合為官方正式採認的卜筮四法，

縱使朝廷曾大力整頓鬼神災祥之教，約束占卜術數之流通，杜絕社會耽溺

迷信，但五兆之法卻為官署認可之卜筮常法。歷經時代的演化，唐代五兆

之法的具體面貌，現存的史籍文獻，幾至銷聲匿跡，不見其實質之內容，

然而敦煌文獻中卻保存了一些相關的資料，成為目前探討唐代五兆之法的

主要來源。本文在前人既有的基礎上，針對五兆之法的占筮之說，從五兆

文獻之錄存及五兆與龜卜五行的聯繫、五兆之法的重要特色、五兆揲筮之

法、五兆占辭之主體內容等幾個方面進行述評，以檢視五兆之法的占筮內

容之可能面向。 

關鍵字：敦煌學、五兆卜法、占筮、五行 

                                                   
 陳睿宏現職為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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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五兆」之說，起於《尚書•洪範》所言「稽疑」兆象之用有七，所謂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鄭玄（127-200 年）注《周禮•春官•大卜》所言「經兆之體」，指出其體有

五色，即《洪範》所言之雨、霽、蒙、驛、克五者，1五者原為自然氣化的

明闇、交錯、連屬或稀疏等狀態所形成的自然兆象，進一步被釋作灼龜為兆

之璺坼形狀，並將五者具體聯結五行，作為卜筮之用的卜兆常法。 

《洪範》兆象之說，結合干支、五行的觀點，成為歷來論述傳統龜卜

求兆與確定吉凶的重要依據。歷經時代的演化，龜卜五兆結合術數之用，

發展出有別於龜卜的新的五兆之占筮方法，並於隋唐時期普遍通行。根據

《舊唐書》之記載，太宗（599-649 年）時期「詔私家不得輒立妖神，妄

設淫祀，非禮祠禱，一皆禁絕。其龜易五兆之外，諸雜占卜，亦皆停斷」。2

下詔整頓鬼神災祥之教，約束占卜術數之流通，杜絕社會耽溺迷信，而不

在禁止的重要之列者，五兆之法為其中之一；同時，記載太卜署的編制職

掌，指出「令一人，從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卜正二人，從九品下。卜博士

二人。從九品下。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丞為之貳。其法有四：一龜，二五兆，三易，

四式。皆辨其象數，通其消息，所以吉凶焉」。3明確指出唐代太卜署有官方

                                                   
1 見［漢］鄭玄注《周禮•春官•大卜》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

《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圛、曰蟊、曰克。」《周禮》所注，「圛」即「驛」，「蟊」

即「蒙」。又［漢］司馬遷《史記•宋世家》裴駰《集解》引鄭氏之說云：「鄭玄云：

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霧、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

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圛者，色澤而光明者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

祲氣之色相犯也。」雨、霽、驛、蒙、克為占卜所見之兆象。後世論者以《洪範》

稽疑七者，多有分判為卜與占，「卜之體色墨折，有雨、霽、蒙、驛、克之五兆；占

之變化往來，有貞、悔之二體」。（見［明］歸有光《震川集》卷 1，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289 冊，1983 年初版，頁 10。）以雨、霽等五兆

即龜卜之用，而貞、悔二體則如《易》之占筮之用。 
2 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太宗本紀》卷 2（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北

京第 1 版），頁 31。又《唐會要》亦云：「武德九年八月，詔私家輒立妖神，妄設淫

祀，非禮祈禱，一切禁斷，龜、易、五兆之外諸雜占，亦皆禁止。」（見［宋］王溥

《唐會要》卷 4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606 冊，1983 年

初版，頁 587。） 
3 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職官三》卷 44（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北

京第 1 版），頁 1876-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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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正式認定的「卜筮四法」，4也就是說五兆之法為唐代法制化的占筮之

法，與《易》、龜卜與式並列。此外《唐六典》與《新唐書》，亦有相近之

論述。5不同於傳統龜卜的新制之五兆之法，從現有文獻所見，盛行於唐

代，並為官署公定的卜筮方式。 

傳統龜卜五兆之說，主要透過灼龜兆紋裂象與五行布列進行占定，而

唐代的五兆卜法，並不以龜兆與五行之結合而定其吉凶休咎，而是採用算

子作為卜具，推數以求其命兆。因此龜卜之五兆，與唐代盛行之五兆之法，

判為二別，不可混為一談。 

歷經時代的演化，唐代五兆法的具體面貌，現存的史籍文獻，幾至銷

聲匿跡，不見其實質之內容，而敦煌文獻6中卻保存了一些相對寶貴而重要

的資料，成為目前探討唐代五兆之法的主要文獻來源。歷來關注此一議題

者，包括法國學者馬克7，以及大陸學者黃正健8、王愛和9、張富春10、劉

                                                   
4 王應麟根據《唐志》所言龜、五兆、易、式諸法，稱之為「卜筮四法」；宋人普遍認

為此四法為唐代官方所認定的卜筮用法。參見［宋］王應麟《小學紺珠•天道類》卷

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948 冊，1983 年初版），頁 399。 
5 《唐六典》云：「太卜署：令一人，從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卜正二人，從九

品下；卜師二十人；巫師十五人；卜博士二人，從九品下；助教二人；卜筮生四十

五人。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動用之事；丞為之貳。一曰龜，二曰兆，三曰

易，四曰式。」（見［唐］張九齡等撰《唐六典•太常寺》卷 14，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595 冊，1983 年初版，頁 150。）《唐六典》所言「兆」

者，即五兆之法。此外，《新唐書》亦記載太卜掌五兆之筮法，指出太卜署的編制、

職掌與所用筮法，云：「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二人，從八品下；卜正、博士各二人，

從九品下。掌卜筮之法：一曰龜，二曰五兆，三曰易，四曰式。祭祀、大事，率卜

正卜日，示高於卿，退而命龜，既灼而占。」（參見［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

百官三》卷 48，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頁 1245。）又，《新唐

書》亦記載唐太宗武德九年「九月壬子，禁私家妖神淫祀、占卜非龜易五兆者」。（見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太宗本紀》卷 2，頁 27。） 
6 本文所用敦煌文獻，「Ｐ」代表法國國立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伯希和編號；「Ｓ」代表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斯坦因編號；「Дx.」代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

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編號；「北大」代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編號。 
7 馬克先生之作，主要探討敦煌五兆之法的占卦方法與推演方式。見馬克：〈敦煌數占

小考〉，《法國漢學》第 5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87-214。 
8 黃正健先生《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中論及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與其相

關的傳世典籍，其中針對五兆卜法，作簡要之介紹；認為有關文獻中，最多也是最

流行的為《五兆要訣略》，並肯定五兆卜法為唐代所盛行的占卜正術。（見黃正建《敦

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年 5 月北京版 1 刷，頁

16-18。）黃先生日後又增補部份有關文獻，並作定名與介紹。（見張弓主編《敦煌

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頁 85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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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11、王祥偉12等人，校輯有關文獻，與探討五兆之法的占筮方式、性質、

內容等諸多議題而洵有卓見，尤其以王祥偉先生的研究，可以視為諸家的

集大成且後出轉精者。然而前諸學者的成果論說中，仍不乏有諸多可以再

商榷與發揮之處，故本文在前人既有的基礎上，針對五兆之法的占筮之說，

從五兆文獻之錄存及五兆與龜卜五行的聯繫、五兆之法的重要特色、五兆

揲筮之法、五兆占辭之主體內容等幾個方面進行述評，以檢視五兆之法的

占筮內容之可能面向。 

二、五兆錄存及五兆與龜卜五行的聯繫 

五兆之法從史籍文獻的探尋中，已不復見其實質面貌，僅能從中得到

少有的隻字片語與著錄的有關論著名稱。在這些「五兆」論著中，往往多

有摻雜與龜卜的曖昧關係；同時，五兆以「五」為名，其實者為木、火、

土、金、水的五行元素。因此，五兆之法當與龜卜有其歷時性或共時性的

聯繫關係，並透過五行性質與生剋關係，組合形成一套具有實用操作意義

的卜筮之法。 

（一）現存史籍存錄「五兆」之書 

五兆之法，除了敦煌文書保存相當規模的內容外，現有史籍資料，無

法有效還原其可能之面貌，但確實盛極一時的官定占筮之法，仍不乏有關

                                                                                                                             
9 王愛和先生《敦煌占卜文書研究》的博士論文，著錄五兆卜法的有關文獻，並進行

部份文獻的綴合，對有關文獻的整理有甚大之貢獻，並且對卜法推衍也作了新的論

述，有其參考的價值。見王愛和：《敦煌占卜文書研究》（北京：蘭州大學博士論文，

2003 年）。 
10 張富春先生《中國古代祈財信仰研究》的博士論文，從祈財信仰的視野，觀照五兆

卜法的有關文獻，並簡要說明占卦之法。見張富春：《中國古代祈財信仰研究》（成

都：四川大學博士論文，2005 年）。 
11 劉永明先生〈敦煌占卜與道教初探以 P.2859 文書為核心〉一文，專述 P.2859 文獻所

呈現之道教思想特徵。見劉永明：〈敦煌占卜與道教初探─以 P.2859 文書為核心〉，

《敦煌學輯刊》，2004 年第 2 期，頁 15-25。 
12 王祥偉先生《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究》一書，針對五兆卜法進行考釋，並論述

五兆卜法與其他卜法的關係，以及說明占盜、占出行與占病的有關占卜事項，並且

大規模的就敦煌五兆卜法的文獻作校錄，對後人認識五兆卜法與現傳文獻有極大的

幫助。見王祥偉：《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年 6 月

1 版北京 1 刷）。本研究由於主題不在文獻之釋讀與傳本校訂及復原之探討，故引用

五兆之法的有關文獻，除了參照原存輯本外，主要以王祥偉之校輯本為主，且採用

之文獻，以較完整的 P.2859 與 P.2905 兩抄著為主；後文所用，不再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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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著的存目。「五兆」為名的占卜之法，隋唐以降的典籍文獻中多有記載，

包括： 

《隋書・經籍志》於五行類著錄《龜卜五兆動搖決》一卷、《五兆算經》

一卷。13又，《新唐書・藝文志》於五行類有題名孫思邈撰《五兆算經》一

卷，另外有《龜卜五兆動搖經訣》一卷。14從典籍分類與名稱言，似乎與

五行和龜卜有密切關係。 

舊題黃帝所撰《宅經》，中有列《李淳風宅經》，李淳風（602-670 年）

為唐代人，該作或為唐人之著，中有云及《八卦宅經》、《五兆宅經》、《玄

悟宅經》、《六十四卦宅經》等等。15「五兆」似乎與地理風水進行聯繫。 

《宋史・藝文志》於五行類中有史蘇《五兆龜經》一卷、《五兆金車口

訣》一卷、《五兆秘訣》三卷、《五行日見五兆法》三卷、《五兆穴門術》三

卷、《玄女五兆筮經》五卷，於蓍龜類中有黃法《五兆曉明龜經》等。16占

筮術數之用，多有以「五兆」為名者，同樣與龜卜、五行有所關聯。 

《通志・藝文略・五行》於龜卜類中有《龜卜五兆動搖決》一卷、《五

兆算經》一卷、《五兆連珠》一卷。17將諸「五兆」典籍，直接歸於龜卜屬類。 

此外，《山西通志》於卜筮類有《五兆穴門術》三卷。18《陝西通志》

有《五兆筭經》一卷、《龜上五兆動搖經訣》一卷。19 

有關典籍均已亡佚，五兆卜法之具體卜法的相關文獻又不見史載。

從史傳的歷時載錄，可以看出其中《龜卜五兆動搖決》與《五兆算經》

為特別流傳較為久遠的卜書。同時，五兆之法與龜卜似乎有某種程度的

聯結關係。 

                                                   
13 見［唐］魏徵等撰《隋書•經籍三》卷 34（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頁 1032、1034。 
14 見［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藝文三》卷 59，頁 1557。 
15 見舊題黃帝撰《宅經》卷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08

冊，1983 年初版），頁 2。 
16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藝文五》卷 260（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頁 5241、5265。 
17 見［宋］鄭樵：《通志•藝文略第六》卷 6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第 374 冊，1983 年初版），頁 417。 
18 見［清］覺羅石麟等纂修《山西通志•經籍》卷 17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548 冊，1983 年初版），頁 447。 
19 見［清］劉於義等監修《陝西通志•經籍第二》卷 7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555 冊，1983 年初版），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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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五兆之法以三十六算子作為占卜吉凶的依據，藉由數字的推衍，

以定其所占定的結果，也就是說，以三十六數推定的占卜之法，才是唐代

五兆之法的真命天子，但是歷傳以「五兆」為名之諸著，則未必為其本尊，

如同歷來以「易」為名者，多有非《周易》的論著一般。宋代趙彥衛（？

年）《雲麓漫抄》云： 

今人折竹長寸餘者三，以手彈於几以占吉凶，命曰五兆。大

意髣髴灼龜。按《楚詞》索瓊茅以筳篿，命靈氛為余占之注：

瓊茅，靈草也。筳，竹算也；又云小破竹也。楚人結草折竹

卜曰，篿靈氛，古之善卜者，則知今之五兆，蓋始於楚之筳

篿二字，音廷專。20 

趙氏所載，折竹為用，以手彈於几，如灼龜取其兆象之法，明顯的並非三

十六算子推衍的五兆之法，也就是說宋代所傳的五兆之法，尚有非三十六

算子之用者。由此一例子可以確切得知，以「五兆」為名者，並非全為《唐

書》或《唐六典》所載的三十六算子的推筮方式的五兆之法。 

五兆之法流行於唐代，甚至前推至隋代，從史籍的記載或敦煌文書的

保存，大扺毋庸置喙。唐代孫思邈（581-682 年）《備急千金要方》中提到

作為大醫者，除了能夠熟知傳統的醫書醫理之外，「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

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並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探賾五行

休王與占卜之法，則能「於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21可見通得

五兆之法，為開展大醫學殖的必要門徑，五兆的陰陽五行與天人之說，與

醫職的實用科學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聯繫關係。 

《太平廣記》指出「唐玄宗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州韓凝禮自謂

知五兆，因以食筯試之，既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

為大吉。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官至五品」。22玄宗（685-762

                                                   
20 見［宋］趙彥衛：《雲麓漫抄》卷 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 864 冊，1983 年初版），頁 267-268。 
21 見［唐］孫思邈撰、［宋］林億等校正：《備急千金要方》卷 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735 冊，1983 年初版），頁 16。 
22 見［宋］李昉等奉勅撰《太平廣記》卷 13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第 1043 冊，1983 年初版），頁 749。又見宋代錢易《南部新書》亦云：「明皇

為潞州別駕，有軍人韓凝禮自謂明五兆，因以食箸試之，既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

凡三偃三起。」見［宋］錢易：《南部新書》卷 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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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代有韓凝禮（西元？年）者，能以筷子占用五兆，以大吉之象，驗

於日後后妃之禍的戡定，五兆之用，得到君王的認同，而為大君所重，可

見其影響與推用之廣。北宋梅堯臣（1002-1060 年）詩作，「蕩子腳出門，

便作浮萍根，憂來憑五兆，拜樹賽黃豚」。23此五兆之法，至北宋仍廣為流

傳，並為朝臣士子解憂去疑的指引要術，從《宋史》載錄之繁，可見其風華

不為唐代所獨尊。但是，到了南宋以後，此法之傳述與運用，已見明顯式微。

今傳敦煌文獻成為傳世五兆之法的唯一而珍貴之寶典。 

（二）敦煌五兆卜法之有關文獻 

敦煌文書中，有關五兆卜法之文獻，過去研究者的統計，大致有： 

1. 法國學者馬克在其〈敦煌數占小考〉中提到有關之文獻主要包括：

P.2859、P.2614、P.2905、P.3452、P.3896、P.3992、S.6167、S.606424、

S.8574、S.11362B、S.11362C、S.12133A，合 13 份寫卷。25 

2. 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中所提敦煌五兆卜法之

文獻有：P.2614、P.2859、P.2905、P.3646、P.3896、P.3992、P.3992V、

S.6167、S.6167V、S.6054、S.8574、S.11362B、S.11362A、北大 D241

等共 14 份。26又，黃先生增補 Дx.10720、Дx.11762、Дx.11859、

Дx.11925R、Дx.11961 等 5 份。同時視 Дx.11859 與 Дx.11859V、

Дx.11762 與 Дx.11762V、Дx.11925R 與 Дx.11925V、Дx.11961 與

Дx.11961V 各為同一份文書。27 

3. 王愛和《敦煌占卜文書研究》輯錄由 18 份寫卷綴合而成的 16 件文本，

包括：P.2859、P.2905、P.3646、P.3896、P.2614 合北大 D241、S.6167

合 S.6054、S.8574、S.8516DV、S.11362A、S.11362B、Дx.02375、

Дx.05181、Дx.11762、Дx.11859、Дx.11859V、Дx.11799RV。28 

                                                                                                                             
閣四庫全書本第 1036 冊，1983 年初版），頁 211。 

23 梅氏〈江南雜感〉云：「樹頭巧婦棲，樹下秋蟲織，壞衣游子心，千里嘗相憶。蕩

子腳出門，便作浮萍根，憂來憑五兆，拜樹賽黃豚。」見［宋］梅堯臣：《宛陵集》

卷 3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099 冊，1983 年初版），

頁 277。 
24 S.6064 當為 S.6054。 
25 見馬克：〈敦煌數占小考〉，《法國漢學》第 5 輯，頁 187-214。 
26 見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頁 16-18。 
27 見張弓主編：《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下卷，頁 856-857。 
28 見王愛和：《敦煌占卜文書研究》（北京：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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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祥偉《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究》一書，詳細考索歷來之輯說，

除了過去學者之列說外，認為尚包括羅振玉原藏的散 0677，亦屬敦

煌文書中保存下來的五兆卜法文獻，但 S.6167 屬五兆卜法之內容，

但背面 S.6167V 則有「八卦王相胎沒囚死休廢」一文，並有金、木、

水、火四行寄生十二宮的內容，並沒有涉及五兆卜法者，故不將

S.6167V 置入五兆卜法文獻之行列。合敦煌五兆卜法文獻的實際卷數

將近 30 個。29不過，本人認為 S.6167V 所述「八卦王相胎沒囚死休

廢」之說，雖未必涉重五兆的核心內容，但所言之觀點，不論五行十

二宮之說，或是王相胎沒諸主張，為 P.2859、P.2905 所論五兆之法的

重要元素，五兆之法的五行觀，主要就是聯結五行生剋與六親關係，

並有機的運用這些思想，因此，此一文獻，不妨也可歸為同類。 

敦煌五兆卜法文獻，除了北京大學圖書書館保存的 D241 殘片和羅振

玉原藏的散 0677 殘片外，其它均散落在各國，以法國所存文獻最為完整，

數量也最多，主要有 P.2859、P.2905、P.3646、P.3896、P.2614、P.3452、P.3992、

P.3992V。其次為英國所藏之文獻，主要包括 S.6167（1）合 S.6167（2）、

S.6054、S.8574、S.11362B、S.11362A、S.8516DV；當中以 S.6167（1）合

S.6167（ 2）之內容最多且最珍貴。再其次為俄羅斯所藏，主要包括

Дx.02375、Дx.05181、Дx.11799R、Дx.11799V、Дx.11925R、Дx.11925V、

Дx.11762、Дx.11762V、Дx.10720、Дx.11859、Дx.11859V、Дx.11961、

Дx.11961V 等文獻。 

在相關的文獻中，內容最為完整者為 P.2859《五兆要決略》，以及 P.2905

《五兆經法要決殘卷》等文獻。 

漢唐至歸義軍時期，由於歷史政治原因、地方官員或河西地區獨立政權

統治者的支持、人們的認識水平及信仰等諸因素，造就了敦煌地區占卜術的

盛行，而五兆之法正是當時所重者。歷來研究者並且認為在卜具運用方便性

的考量，龜甲之短缺，彌補龜卜之不便，尤其唐代主要的卜筮正術中，不用

龜卜之法，可見其盛用之因。然而，龜卜之不見，是否為卜具取得便利性問

題所致，仍有商榷之處，個人認為龜卜從漢代以來就不盛行，因為龜卜的不

合理性的科學判斷之既存因素，以及龜卜歷傳的實質面貌，也難以考實，龜

卜的不用，本有其時代演化的必然性，並不以不易尋龜而不用為源由。 

                                                   
29 見王祥偉：《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究》，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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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質疑五兆卜法文獻的存在，為重複使用抄寫佛經廢棄不用的紙

張，然而相關文獻中，背面皆未抄寫佛經，且部分文獻之正面背面皆為占

卜內容。因此，這些文書最初進入寺院時，並非用來抄寫經文而重複使用

者，亦非先寫經文而後抄寫有關的占卜文獻，應當為專門被抄寫用以學習

與應用的，可以推測為當時普遍使用的占卜術。 

五兆占法作為占卜的文獻，初期當為應用性的占卜文書而流通於寺院

之中，體現出三個重要之意涵：其一、作為寺院讀物或寺院教學之用，特

別是州學子弟的抄寫本流入寺院作為寺學教材之用。其二、實際生活之應

用，出家人本身認同有關的占卜之事，多數僧人本身精通占卜術，從對佛

教的認同，也間接肯定此等超自然的存在。其三、占卜活動的盛行，可以

促成佛寺與民間的互動，也可以達到佛教傳佈的效果。30 

（三）五兆與龜卜五行之聯繫 

五兆之說，從其內容所見與歷傳文獻之記載，與龜卜、五行有著密切

之關聯性。龜卜之法，聯繫出五兆的觀點，起於《洪範》所述。宋代蔡沈

（1167-1230 年）《書經集傳》認為此五者即龜卜之兆，「雨者如雨，其兆

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繹不屬，其兆

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31龜卜之兆，依自然象的差異，

以分判五象為五行之兆。王應麟（1223-1296 年）根據《周禮•占人》孔

疏，指出「五兆」即「灼龜五兆」，也就是「直上向背為木兆，直下向足為

水兆，邪向背為火兆，邪向下為金兆，橫為土兆」。五兆與五行相合，以其

兆痕取捨之不同，以分判五行屬性。32龜兆之用，五兆的認識為其基本的

元素與結構運用。 

《左傳•哀公九年》記載宋公伐鄭，晉鞅（？年）卜救鄭國，「遇水適

火」，服虔（？年）注說，認為「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

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33卜兆得水，依其兆象為細曲似水而定

                                                   
30 部分之觀點，參見王祥偉：《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究》，頁 18-22。 
31 見［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58 冊，1983 年初版），頁 79。 
32 見［宋］王應麟《小學紺珠•天道類》卷 1，頁 406。清代宮夢仁《讀書紀數略》亦

以「灼龜五兆」為名。參見［清］宮夢仁：《讀書紀數略•人部》卷 32（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033 冊，1983 年初版），頁 460。 
33 見孔穎達《疏》引服虔之說。見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哀公九年》（臺北：高雄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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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服氏此種兆象取用五行之法，為春秋時代就已通行，但實質上是龜卜

的運用範疇。 

宋代黃震（1213-1281 年）《黃氏日抄》釋說《洪範》所言五者，視之

為龜卜之兆，並別說「有五兆卦」，本《洪範》龜兆之說的別立之五兆之

卦，為「將五莖茅自竹筒寫出，直向上為木，橫為土，向下為水，斜向外

為火，斜向內為金」。34竹簡置五莖茅，依不同之紋路取向而分判出五行屬

性，此五兆之法為新制推用者。同樣的，在朱鑑（？年）所編的《文公易

說》中，記載胡叔器（？年）與朱熹（1130-1200 年）對話，問龜卜與卦

蓍的卜筮吉凶之取定，朱熹認為當由揲蓍而定較為理想，一方面龜卜「只

是將火一鑽便自成文，卻就這上面推測」，難見定法，又一方面龜卜之法

「今無所傳」，無法見其本來面貌，故吉凶不易確立，但也同時認為龜卜

之法「看來只似而今五兆卦」，也就是古有龜卜之法，與宋代當時的五兆

之法相似，則五兆之法與龜卜必當有密切的關係。對於當時所用五兆之

說，進一步指出「此間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寫出來，直向上底

為木，橫底為土，向下底為水，斜向外者為火，斜向內者為金，便如文帝

兆得大橫，橫，土也」。35延續前人不變的紋路取向觀點，以辨得所占之五

行屬性。朱熹指出此五兆之法，如漢文帝（B.C. 202-157 年）所兆得大橫

土兆的卦象所用之法。事實上，根據《玉海》所載，文帝所卜當為龜卜之

法，非後世五兆之法，源自《晉龜經》所記。36但是，不管如何，五兆之

法與龜卜的必然關聯性，為宋代人的普遍認識。 

清代傅以漸（1609-1665 年）、曹本榮（？年）等人奉敕撰著《易經通注》，

提到藉由蓍數占用以為《易》，也因龜卜而制作五兆之法，云： 

是以有蓍卦爻之易也，明天道，洞吉凶之原，察民故，發吉

凶之變，神知光瑩，无不炯炯，乃因蓍而制為四營之法，復

                                                                                                                             
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 9 月再版），頁 1652-1653。 

34 見［宋］黃震：《黃氏日抄》卷 3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708 冊，1983 年初版），頁 105。 
35 見［宋］朱鑑編：《文公易說》卷 2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 18 冊，1983 年初版），頁 833-834。 
36 見［宋］王應麟：《玉海》卷 6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944 冊，1983 年初版），頁 642。《玉海》認為《晉龜經》即《隋書．經籍志》所錄《龜

經》一卷，為晉掌卜大夫史蘇所撰，且梁有十卷，另於《崇文總目》又錄《龜經》

三卷，也記作史蘇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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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龜而制為五兆之法。前民用正，所以副帝寵而為萬世開太

平也。37 

聖人以其聰明睿智，究人心之隱，法陰陽四時之象，制天下吉凶之用，「莫

大乎四營五兆之蓍龜」。38因蓍數而制作《周易》大衍占筮之法，而五兆之

法又因龜卜而形成，用之神妙，可以得帝王聖君之恩寵與創萬世太平之事

功。胡渭（1633-1714 年）《洪範正論》中認為，後人用於龜卜兆象之法，

以兆象之不同分立五行，「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

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並且認為五兆配五行，「起自後世，非古法

也」。39也就是說，後世另傳五兆之法，源自龜卜兆象之啟發，但本質上為

新制之用，非古法所原有者。 

因此，歷代學者大致認為五兆之法為根據龜卜五行的認識運用而形

成，但是宋代以來到清代學者所言之「五兆」，是否同為一法，其具體內容

不明；且單取從竹茅之象，分判五行所制用之法，即為五兆之法，與《唐

六典》所載三十六算子求數以得五行屬性之用不同。但是，五兆之法與龜

卜淵源相繫及主體為五行內容的認識，是不容置疑的。 

三、五兆之法的重要特色 

五兆之法以「兆」、「鄉」、「支」的五行生剋關係進行推布，透過揲筮

推數之方式形成所占得之結果。此揲筮之法，在有限的文獻傳錄下，藉由

敦煌文書的發現，將歷來典籍與敦煌文書進行參照比對，可以找尋到五兆

之法所展現的重要特色。 

《唐六典》特別記載《易》與五兆之法同以策數為占，但二者用策之

數不同，指出「凡五兆之策三十有六，凡《易》之策四十有九」，《易》以

傳統的大衍筮法的「其用四十有九」之推筮方式進行揲衍，而五兆之法則

採三十六策推定，《唐六典》進一步指出： 

                                                   
37 見［清］傅以漸、曹本榮等奉敕撰《易經通注》卷 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37 冊，1983 年初版），頁 160。 
38 見［清］傅以漸、曹本榮等奉敕撰《易經通注》卷 7，頁 162。 
39 見胡渭：《洪範正論》卷 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68 冊，

1983 年初版），頁 69。 



54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四輯 

 

 

用三十六筭，六變而成，一變為兆，再變成卦，二為甲乙，

三為丙丁，四為戊己，五為庚辛，六為壬癸，其用五行相生

相剋，相扶相抑，大抵與氣同占。40 

從此一段話對照敦煌之文書，可以反映五兆之法的幾個重要內容與特色：其

一、五兆推筮用三十六算子。其二、五兆之法重視兩兩配屬天干之運用。其

三、重視五行生剋的關係。其四、「與氣同占」，即採用五行十二氣（十二宮）

之說。這四個重要的內容，在敦煌文書中都可以得到具體明確的證實。 

（一）三十六算子作為推筮之工具 

五兆推筮用三十六算子方面，在 P.2905《五兆經法要決殘卷》中明白

提到「用算子卅六」，而 P.2859《五兆要決略》言「卅六枚」。41也就是說，

五兆之法的推筮工具為「算子」，不同於《易》占用蓍策。以算子推筮，展

現出一種用「數」所建構的推衍系統，決然有別於龜卜求兆以定吉凶的運

用。以算子為用，不同於《易》占以蓍策作為運用之工具。用三十六數，

有其推筮操作的必要性與可用性之酌酙，建構者用此一數，當有其思維定

勢，也必有其操作上與理論依據的合理性之考量。 

（二）天干配親用鄉的推衍結構 

《唐六典》將十天天區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兩兩一

組之運用，揲筮得數即求其所配之次序，這樣的記載同樣與敦煌五兆之法

的有關文書之說法相合，各個兆局皆有其六親配干以得其支辭的原則；

P.2859、P.2905 等諸文書中，可以看到五兆各局以六親配干，並結合五行

分鄉之用，就木兆之局而言，為「先看兄弟甲乙木鄉中見何支」，即以兄弟

配甲乙為木鄉，然後再後子孫丙丁火鄉之支，再看妻財戊己土鄉之支，再

看官鬼庚辛金鄉之支，再看壬癸父母水鄉之支。其它各兆局亦有其不同之

配屬，相關之內容，詳見後文論說五兆占辭主體內容之表列與說明，在此

暫不贅述。 

                                                   
40 見［唐］張九齡等撰《唐六典•太常寺》卷 14，頁 150。 
41 引自王祥偉之校錄本，見其《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究》，頁 316、頁 197。P.2859

《五兆要決略》錄作「卅六枚」，前有缺文，王氏據 P.2905《五兆經法要決》補入作

「［凡學兆之法，用算子］卅六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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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視五行生剋的運用 

五兆之法重視五行生剋的運用，五兆以五行而分，分列五鄉也同以五

行分列，每鄉又各以五行分別五支，其支辭之所見吉凶，皆因五行之生剋

而定。這個方面，在敦煌出土的五兆之法之有關文書中，也同樣予以具體

確立。有關之內容又見後表所示，後文並將針對有關問題再作進一步說明。 

（四）五行十二氣的與氣同占之用 

五兆之法運用五行十二氣的「與氣同占」之說。「與氣同占」者，即指

五行十二氣，絕非如王祥偉《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究》中所說的「與

《易》同占」，過度強調五兆之法與《易》占的關聯性，同時忽略了十二氣

的概念。結合五行所言之十二氣，即《唐六典》所說的「一曰受氣，二曰

胎，三曰養，四曰生，五曰沐浴，六曰冠帶，七曰臨官，八曰王，九曰老，

十曰病，十一曰死，十二曰葬，以占之」。42此十二氣之說，與敦煌所載相

契合，確切證實五兆之法重視五行十二氣之用，這個方面為《易》占所沒

有的。P.2859 與 P.2905 等文書，於各個兆局中，皆述明十二月氣變化之情

形，如木兆指出「七月受氣于申，八月胎于酉，九月成刑（形）于戌，十

月生于亥，十一月長于子，十二月冠帶于丑，正月臨官，二月，王三月沐

浴，四月病，五月死，六月入墓」。以七月受氣為始，至六月而終於入墓之

時。其它各個兆局也同樣有十二氣之說。此十二氣之說，即歷來術數家所

言之五行寄生十二宮之說，如《三命通會》所言依次為受氣、受胎、成形、

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的週而復始之歷程，宇

宙自然萬物的變化，即在此循環反復的規律下演化，也正如人生由受氣生

成，直到終死入墓的回歸之變化歷程。43自然之變化依十二宮而行，天道

                                                   
42 「與氣同占」，王祥偉根據北京中華書局陳仲夫點校本，認為是「與《易》同占」，

並且大篇幅論述此「與《易》同占」，即「說明從揲蓍方法來講，五兆卜法就是模仿

了《周易》筮法」，確立五兆卜法與《易》占有密切的關係。（見王祥偉：《敦煌五兆

卜法文獻校錄研究》，頁 32-34。）本人認為當從《四庫全書》本作「與氣同占」為

正確，因為該文同時連接「五行十二氣」之說，即「一曰受氣，二曰胎，三曰養，

四曰生，五曰沐浴，六曰冠帶，七曰臨官，八曰王，九曰老，十曰病，十一曰死，

十二曰葬，以占之」。（見［唐］張九齡等撰：《唐六典•太常寺》卷 14，頁 150。）

《唐六典》列十二氣之後，特別強調「以占之」，也就是五兆卜筮必也占求十二氣，

這個方面在敦煌文書中已可以得到證實，詳如本文所述。 
43 《三命通會》指出五行十二宮的變化歷程，云：「夫五行寄生十二宮，長生、沐浴、

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循環無端，週而復始，造物大



56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四輯 

 

自然之理由十二宮而見，人生亦同，順應自然而行；四時的變化本諸十二

宮之變，所以十二個月有十二個月的變化過程，人藉由十二月之變，可以

知其所處吉凶休咎的時空當位，這種觀點有關元素的運用，正是五兆之法

的重要特色之一。 

由以上四個重要概念的文獻對比，可以進一步認定敦煌相關文書所論

者，與唐代典籍所言之五兆之法，確實關聯甚密，甚至可以推定敦煌有關

文書所者論即《唐六典》所說的五兆之法。 

四、五兆揲筮之法 

有關五兆的揲筮之法，傳統文獻並沒有詳載，已如前文所引《唐六典》

之說，可以確定為三十六算子之外，另外就是語焉未詳的指出「一變為兆，

再變成卦」，以及提到求得十天干兩兩為五組並聯結出五行生剋扶抑的關

係，僅此之外，別無可尋。今日論述其揲筮之法，P.2905《五兆經法要決

殘卷》中所呈現的較為具體的說明內容，成為最重要的文獻依據。 

（一）筮儀 

五兆之法藉由陰陽五行之具體落實運用，聯結原始龜卜與《易》蓍之

法，揲斷陰陽變化，揚其神妙之性，明其進顯退藏之吉凶，使能謀慮萬緒，

得喪有道。其操作形式，仍有一定的常典。 

占筮活動雖未必具有神道設教的宗教儀式規範，但肯定自然的超驗主

宰，本身即具有神聖性的意義，舉行占筮的活動，有其莊重與可供依循的

範式。《周易》占筮有其一定的筮儀，44同樣的，五兆之法作為占卜的系統，

                                                                                                                             
體與人相似，循環十二宮，亦若人世輪迴也」。進一步述明五行寄生十二宮的具體內

容云：「五行寄生十二宮，一曰受氣，又曰絕曰胞，以萬物在地中，未有其象，如母

腹空未有物也。二曰受胎，天地氣交，氤氲造物，其物在地中萌芽，始有其氣，如

人受父母之氣也。三曰成形，萬物在地中成形，如人在母腹成形也。四曰長生，萬

物發生向榮，如人始生而向長也。五曰沐浴，又曰敗，以萬物始生，形體柔脆，易

為所損，如人生後三日以沐浴之幾至困絕也。六曰冠帶，萬物漸榮秀，如人具衣冠

也。七曰臨官，萬物既秀實，如人之臨官也。八曰帝旺，萬物成熟，如人之興旺也。

九曰衰，萬物形衰，如人之氣衰也。十曰病，萬物病，如人之病也。十一曰死，萬

物死，如人之死也。十二曰墓，又曰庫，以萬物成功而藏之庫，如人之終而歸墓也。

歸墓則又受氣，胞胎而生。」見［明］萬民英：《三命通會》卷 2（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10 冊，1983 年初版），頁 87-88。 
44 見《周易本義》云：「擇地潔處為蓍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蓍五十莖，韜以纁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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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操作運用也有其必當遵守的儀式。在現存敦煌五兆之法的有關文獻中，

僅 P.2905《五兆經法要決殘卷》中記錄占卜之儀式，該文獻開宗明義即云： 

凡人回來卜事，不著神靈不降。凡人出門問師，必不得空手。

古語云：誑師欺父，何得美哉？凡欲卜卦，先須焚香，至心

啟請，咒云：「謹請四孟、四仲、四季諸神，上啟日月五星、

廿八宿、六甲陰陽、太卜元主、四時、五行，沉滯豫，請為

決之。」又咒曰：「蓍 得圓如神，卦得之所妨，神已知來，

智已知往，吉凶言之，變通萬象，吉凶俱告，勿逐人情。吉

則卦兆相生，凶則空亡剝落。」45 

實際占筮操作前，必須合於一定的筮儀規範，包括空間、占筮者以及相關

物品及擺設的規定，然後點燃用香，以敬篤之心以對待此占筮活動，誠心

莊嚴的態度祈求眾神，禱唸敬慎恭謹的咒詞以迎請四時諸神，啟告日月五

星、二十八星宿、六甲陰陽、太卜元主等神靈，藉由神靈知來之性，昭顯

明示其吉凶得失與指引朗朗之道。 

五兆之法的筮儀內容，重視星象與時候的運用，肯定星象與時候所反

映的時空認識，對一切生態變化，產生必然的影響，也必然呈現出時態的

吉凶休咎之實況。同時，此一筮儀內容，與朱熹所用筮儀相較，也隱約帶

有更為強烈的宗教性色彩與借助多方神靈的神秘性意義。 

（二）歷來主要研究者推定之揲筮方式 

P.2905《五兆經法要決》（殘卷）在其述明筮儀之後，云： 

凡學兆之法，用算子卅六，先以兩手停擘，然後五五除之，

各覓本位五行金木水火土為定：初下東方甲乙木，次下南

                                                                                                                             
貯以皁囊，納之櫝中，置于牀北。設木格于櫝南，居牀二分之北。置香爐一于格南，

香合一于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則灑掃拂拭，滌硯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

漆板一，于爐東。東上，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兩手奉櫝蓋，置于格

南爐北。出蓍于櫝，去囊解韜，置于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于爐上。命之

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

疑于神于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

反于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見［宋］朱熹：《周易

本義．筮儀》（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 年 2 月 1 版 4 刷），頁 7-8。 
45 見王祥偉：《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究》，頁 316。「蓍 得圓如神」之「 」字，王

愛和校說作「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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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丙丁火，次下中央戊己土，次下西方庚辛金，次下北方

壬癸水。五兆卜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也。46 

從這段話可以得知，五兆之法以算子三十六，分置雙手為二，並在於求得

五行屬性，故以五除之，得其一至五的餘數，以定為五行，同時有初下、

次下的不同分判，然而所言仍未臻詳明，留下操作揲數與運用方式上的諸

多疑點，有待釐清與建構。 

1.馬克先生之推定 

歷來的論述者，以法國馬克先生為先，他認為推衍分為三層，其第一

層為「先以 36 根算子分二堆，再于其中一堆以五除算，那麼所剩根數應在

一至四之間」。其第二層為「所除剩的算子則依次放各格子上，每一格表五

方之一方，『十干』之二『干』及『五行』之一『行』。依次演算五次，填

滿五格子」。第三層為「把演算所得數字換成五行，其『五行』次序以《尚

書•洪範》為準（水、火、木、金、土）」。47馬克先生強調推演的次數共

為六次，第一次得其兆數，後五次分別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等五組所聯結出的五行方位之數。採取將三十六算子分為兩堆，但只用其

中一堆以五除之而取得整除（即五數）與一至四之數，用以相應於《洪範》

的五行次序。馬克先生從二邊中僅取其一邊進行揲數，與傳統《周易》之

筮法不同，似乎不合 P.2905《五兆經法要決殘卷》所說的「先以兩手停擘，

然後五五除之」的觀念。 

2.王愛和先生之推定 

王愛和先生《敦煌占卜文書研究》中，模擬《周易》的大衍筮法，

認為五兆之法的推演，每一變共有四演，六變得一卦，所以一卦共須進

行二十四演。其第一演為將三十六算子分二組，各以五除之，將其餘數

（一、二、三、四）抽去，則第一變所剩之算子為 30 與 35 兩種可能。

第二演同第一演的方式，將 30 或 35 的算子同樣分為二組，也各以五除

之，抽去餘數後，所剩的算子將有 30、25 與 20 三種可能。第三演同第

二演的程序，則最後所剩的算子有 10、15、20 與 25 等四種可能。第四

                                                   
46 見王祥偉：《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究》，頁 316。 
47 見［法］馬克：〈敦煌數占小考〉，頁 188-189。大陸學者張富春先生論及五兆之法的

推演方式，大致沿襲馬克先生之說法。參見張富春：《中國古代祈財信仰研究》，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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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也同前演之法，最後所剩的算子有 0、5、10、15 與 20 等五種可能。

然後將此五種可能以五除之，則得 0、1、2、3 與 4 等五個數，最後並對

應金、木、火、水、土五行，此一變之五行，即兆局之五行。其它五變

之法也遵行上說，分別得五鄉之五行，先變得甲乙木鄉之五行，再變得

丙丁火鄉之五行，再變得戊己土鄉之五行，再變得庚辛金鄉之五行，最

後一變為得壬癸水鄉之五行。48王氏參照大《易》推衍之法進行擬構，但

與《易》筮的運用仍有諸多差異，尤其在餘數認定上的不同，以及不採

用《易》筮以其一不用（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與「挂一」

以象天地人三才之法。 

3.王祥偉先生之推定 

王祥偉先生對前此數家作了簡要述評，並試圖建構出更為合理的方

式，認為五兆卜法的揲蓍法，其第一變即《唐六典》所說的「一變為兆」

的兆局之五行屬性；此第一變分為五個步驟：第一步將三十六算子任意分

為兩份，其中一份去掉 1 根以示「挂一」，再以 5 除其兩份之算子，只取其

餘數合為 5 與 0（10 不減去，以 0 代用），也就是第一步所得之數為 30 與

35。第二步同第一步之方法，其挂 1 與餘數合所得之數為 5 與 10，故最後

得 30、25、20 三種數。第三步之操作同前法，最後得 25、20、15、10 四

種數。第四步之操作亦同前法，最後得 20、15、10、5、0 等五種數。第五

步將第四步所得之 20、15、10、5、0 等數以 5 除之，最後得 4、3、2、1、

0 五數，「0」以「5」計，即為 4、3、2、1、5 的金、木、火、水、土之五

行生數之次序。此五步驟所得到者為第一變，為兆局之五行。接著求五鄉

與所對應的五行之支，也同第一變之法，求五鄉共要五變，則合兆局一變

與五鄉五變，共為六變，以「六變後最終才形成一卦，即『六變成卦』」。49

王祥偉先生所推，為對王愛和先生的進一步修正，最重要的是增加「挂一」

的概念。既要考慮模擬《易》之大衍筮法，何以不考慮更徹底更完整，何

以不遵循其一不用以象徵太極的概念進行推定？但這方面王氏卻未擬用。 

三家之說仍僅能把握現有文獻的有限線索，進行模擬《易》說而推衍

建構的揲筮之法，基本上在合理要件的規範上，仍帶有強烈的主觀認定，

無法決然視為五兆之卜的必然定勢。 

                                                   
48 見王愛和：《敦煌占卜文書研究》，頁 479。 
49 參見王祥偉：《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究》，頁 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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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個商榷與關注的重要視域 

歷來建構與論述揲筮之法的學者，試圖建構出五兆之法的完整揲筮方

式，所得之結果，仍存在著諸多值得商榷與不夠合理的狀況，無法斷然視

為其原本的模式。針對諸家之說與現存資料所見，以下提出兩個重要的關

照視域進行述說與檢討。 

1.模擬《易》筮而設的思維有待商榷 

《易》筮三變為一爻，一卦必須經歷十八變的「十有八變而成卦」，如

果真要考慮五兆之法確有模仿《易》筮之說，《易》筮十八變為一卦，50五

兆之法則只說「六變而成」，或許不該有如王愛和所言「四演」而為一變，

或如王祥偉的五個步驟才能成一變的複雜之揲衍過程。又《易》筮藉由天

地之數，聯結當期之日與歲閏的觀點，建構出一套具有時空變化概念的揲

筮體系，與五兆之說重視五行、六親、天干等觀念的體系決然不同，既是

不同，揲筮操作上，不一定要刻意強加套用。 

一套揲筮系統的建立，有其背後的思維與運用的系統觀，必參照與考

量與系統中的諸元素能夠進行有效而合理的聯結。五兆之法與《周易》筮

法本來就為差異極大、甚至截然不同的兩套卜筮系統，五兆之法不必在操

作運用上一定要模仿《周易》，更不必全然要同於《易》筮模式的一般複雜，

畢竟兩者主體內容的本身就不同，尤其原始的《周易》系統思維，本身並

無涉五行推布的概念，而五兆之法卻以五行作為主體架構，其推筮的目的

即在有效而合理的推求所得兆、鄉、支的五行處位，以 36 算子為用，就是

要藉此數而設計出一套合宜的操作方式，模仿《周易》必然存在困難性之

時，未必一定要依《周易》而行，更何況沒有必要只在操作形式上參照《周

易》之方式，內容上卻是南轅北轍。 

同時，《周易》筮法的程序，以其特有的元素進行建構，背後有其高度

的思想意涵與理論基礎存在，包括其一不用為太極、分而為二象徵兩儀、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等等陰陽與時空變化概念，也反映出宇宙自然的演化之

道。以《周易》的此一天道與自然生化觀的推衍模式，強加於五兆之法的

五行思想體系中，其背後思想觀念上的扞格現象，若要去關注，勢必顯然

可現，故此操作方式的推定，以模擬《易》筮作為框定的思維，有其商榷

的必要。 
                                                   
50 《易》筮大衍之法，參見《繫辭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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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或然率的建立為合理揲筮系統之重要考量 

占筮得數的或然率問題，是一種操作上的合理性建構之重要考慮因

素，也就是說，一套建構合宜而理想的占筮系統，最佳的期待是每一個數

或是每一個結果的出現機率都是一致的；傳統《易》筮以朱熹所用為代表

的大衍揲筮之法，得到 6（老陰）、7（少陽）、8（少陰）、9（老陽）的或

然率為 1：5：7：3，雖然得到老陰、少陽、少陰、老陽的或然率不甚均等，

但至少得到陽爻（老陽＋少陽）與陰爻（老陰＋少陰）的比例是相同的，

為（5+3）：（1+7）＝8：8；並且老陽、老陰之機率設計相對較低，也有其

合理的考量，因為二者為可變之數，讓可變降低發生機率，也就是相對降

低卦變的比率，也可視為合宜的設計思維。 

然而，依王祥偉所述說的五兆揲筮之法，不論是第一變所得兆局的五

行屬性，乃至其後五變所得五鄉與相應之支的五行屬性，得到水（數 1）、

火（數 2）、木（數 3）、金（數 4）、土（數 5）的或然率，本人計算的結果

為 152：252：162：27：32，51也就是在整套揲筮系統中，每次推筮得到五

行之水的機率為六百二十五分之一百五十二，得到五行之火的機率為六百

二十五分之二百五十二，得到五行之木的機率為六百二十五分之一百六十

二，得到五行之金的機率為六百二十五分之二十七，得到五行之土的機率

為六百二十五分之三十二，從這樣的五行機率對比可以看出，當中筮得金

兆局的機率為每六百二十五次中才出現二十七次，為五行中機率最低者，

而筮得土兆局的機率也僅為每六百二十五次中才出現三十二次，但是，出

現火兆局的機率則為每六百二十五次出現高達二百五十二次，為五行中機

率最高的，最高的火兆局與最低的金兆局比較，兩者相差將近十倍，也就

是出現火兆的機率遠遠高出金兆甚至土兆，形成或然率上的嚴重不對等之

情形。同樣的，各鄉、支五行的出現機率也與五兆局相同，產生同樣的或

然率嚴重不對等之問題。 

從或然率考量，王祥偉先生所陳述的五兆之法的揲數結果，並非是一

套理想的系統，甚至可以說，這套系統的建構存在著揲筮結果或然率上的

                                                   
51 傳統《易》筮得老陰、少陽、少陰、老陽的或然率為 1：5：7：3，換算結果參見拙

著：〈丁易東大衍數論述評〉，《2011 年國際易學大會第 23 屆台北年會大會論文集》，

（2011 年 11 月初版），頁 99-105。五兆之法得到水（數 1）、火（數 2）、木（數 3）、

金（數 4）、土（數 5）的或然率為 152：252：162：27：32，與《易》筮得數之算法

相同，由於涉及繁複的數字排列，故此處不作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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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不對等的嚴重缺失；這樣的一套粗糙的揲筮系統，很難想像是唐代官

方所認定的主要占筮系統！因此，本人大膽評論與推測，王祥偉之制說，

當不合五兆之法揲筮操作的原貌。 

《周易》的卦爻結構與之卦、動爻作法上的考量，建立其特有的占筮

系統，縱使漢代揚雄（B.C. 53-18 年）《太玄》、宋代司馬光（1019-1086 年）

《潛虛》，乃至清代俞樾（1821-1907 年）《五行占》刻意仿《易》而構築

出另類的推衍體系，但在運作及種種方面與《易》仍然不同。例如揚雄《太

玄》有意仿《易》，其用 36 數，但實際使用之數為擬地之虛以 3，故只用

33，仿《易》操作而有別，最後得到－、--、---三個符號所代表的數字 21、

24、27 的或然率分別為 1：2：1，得到--的機率較得到－與---高出 1 倍。

若從陰陽的觀點來看，－代表陽，--代表陰，而---又較傾向於陽，則得到

陽的機率與得到陰的機率是相等的。從機率的角度來看，《太玄》筮法操作

的或然率顯示極為理想。52占筮系統操作的吉凶結果之對等，為占筮系統

建構時所必須考量的基本要求，來自民間最簡易的籤作也是如此，五兆卜

法也不例外。 

《易》筮以大衍五十之數的 50 蓍策進行推定，且又僅以 4 個一數，最

後也只求出六、七、八、九等四個數，數量的的可操作性上都遠比五兆之

法用 36 數來的容易，但其或然率卻也明顯出現差異，所以歷代學者包括丁

易東（？年）、雷思齊（？年）、張理（？年）等人相繼提出修正的操作方

式，53主要目的仍在使或然率更趨理想。因此，本人認為五兆之法要採取

模仿《周易》推筮之方式來進行，有其必然更為嚴峻的侷限性，設計此套

操作系統的人，不可能不正視到此一問題。 

（四）擬制參照馬克修定之說 

五兆之法的揲筮操作，雖然敦煌文書的出現，可以得到更多的文獻資

料與可能形式的操作方式之推定，但終究未窺全豹，仍有其限制而無法得

                                                   
52 揚雄《太玄》推筮之法，參見《太玄•玄數》云：「神靈之曜曾卓越，三十有六而策

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有八策。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

以扮天十八也。別一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

而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六算而策道窮也。」（見揚雄撰，司馬光集注：

《太玄集注．玄數》卷 8，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9 月 1 版北京 1 刷，頁 193-194。） 
53 參見［宋］丁易東《易象義》與《大衍索隱》、［元］雷思齊《易圖通變》與《易筮

通變》、［元］張理《易象圖說》等諸家《易》說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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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切的可能定勢。過去諸家之說，馬克先生的觀點，相對較為簡易，雖然

僅揲數一手之算子，至少所得五行之數相對均等。循著馬克之方式，或許

可以再作修正，本人試作推測，總數之用在於能夠為所求元素（五行）之

數所整除，則 36 算子之數，可置其一不用，所用為 35，分而為二，揲數

其一邊，以 5 數除之，最後餘 1、2、3、4、5 等五數，則此五數為天地之

生數，合之於五行為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第一次揲數結果

便為所得的五兆之局，其它求得五鄉之各支辭，亦同此法再次揲數五次，

再得其支辭之結果。因此，一兆局之推筮共須六次揲數，其初為兆，後五

次為五鄉之五支。六次之揲數，但以六變稱之。 

至於分置二手之算子，應取左手或右手之子而揲數，姑且取用其右，

天左地右，以其右象徵地，地載萬物，人亦由地而生，則人之吉凶亦順地

而定，則揲數右手之算子以見其吉凶休咎。餘得 1、2、3、4 或 5 數，皆有

相等之機率。 

舉例言之，36 算子取其一不用，以 35 算子分置二手，取其右手之算

子以五揲之，假設最後得數為 5，也就是第一變得到土兆之局，其五鄉則

依次為土鄉、金鄉、水鄉、木鄉、火鄉；進一步推求五鄉支辭，同樣依前

法以 35 算子分置二手，以五揲之，最後假設得數為 4，則第二變得土鄉金

支。又依前法，若得數為 3，則第三變得金鄉木支。又依前法，若得數為 4，

則第四變得水鄉金支。若第五變得數為 2，則為木鄉火支。最後第六變若

得數為 1，則為火鄉水支。所得之占辭，土兆兆辭為： 

卜得土兆，君子得土，帶官臨成，小人得土，心意所求皆得，

所作皆成。54 

其它土鄉金支支辭、金鄉木支支辭、水鄉金支支辭、木鄉火支支辭，以及

火鄉水支支辭，分別為： 

若見金，子來歸家，被抑即吉，卜與子相見，［求官遷進，

大吉］。 

若見木，鬼變財，不求自來，婚姻和合，得財，吉。 

若見金，財被抑遲，必憂病，財不得，凶。 

                                                   
54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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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見火，官鬼被扶，所求即得，扶者注得，小吉。 

若見水，財來變作鬼，失財遭罪，卜家內不宜娶妻之事。55 

最後占定之結果，即上列兆、支占辭，透過這些占辭所顯以定吉凶。此試作

之建構，也未必能成其定法，畢竟文獻傳衍的侷限性，仍有可待突破之處。 

五、五兆占辭之主體內容 

敦煌文書以 P.2859 與 P.2905 相對完整的呈現五兆之法的內容，然而龐

雜而多元的辭說，加上揲筮之法不甚明確，作為占斷之辭者，以何者為準，

應如何選取以推定吉凶結果，難以具體而確切的釐清。從有關文書所述，

大抵可以分出由兆－鄉－支所體現的主體占辭（支辭）、由不同兆位所專述

之兆辭，以及以兆論支等三個主要之脈絡。 

（一）兆－鄉－支的主體占辭 

五兆之法依木、火、土、金、水之順序布為五兆，每兆又以五行分五

鄉，並配六親與天干，每一鄉各配二干，五鄉各鄉亦配五行分五支，也就

是完整的占筮結果為由兆－鄉－支所構成的占辭內容，且當中應以支辭為

主要的吉凶依據，其具體內容依 P.2859《五兆要決略》與 P.2905《五兆經

法要決殘卷》所錄，以表列呈現如下所示： 

 

兆屬 十二月變化 六親 配干
五行

分鄉

五行

分支
以鄉見支之支辭 

木兆 七月受氣于

申，八月胎

于酉，九月

成刑（形）

于戌，十月

生于亥，十

一 月 長 于

子，十二月

冠帶于丑，

正月臨官，

兄弟 甲乙 木鄉 木 若見木，兩木相刑，有［氣］慎口

舌、鬥諍；無氣憂行，慎之大吉。

內者青色人為害。 
火 若見火，火是木之子，子來扶身，

所作成，大吉。 
土 若見土，土是木之妻財，財來入鬼

鄉，王相妻妾，囚死財吉。 
金 若見金，金是木之官鬼，鬼來入兆

鄉，法（注）相諍傷訟，王相為官，

休廢注疾病，平平。 

                                                   
55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20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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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王三

月沐浴，四

月病，五月

死，六月入

墓。 

水 若見水，水是木之父母，被抑，多

有稽留，被抑，不可遠［行］，憂

凶。 
子孫 丙丁 火鄉 火 若見火，火是丙丁之子，子在家，

不驚、不恐、不動，大吉。 
土 若見土，子被扶，財來入子鄉，田

事，得財，注妻有娠，合生惡子，

大吉。 
金 若見金，鬼變為財，不求自來，妻

財之卦，大吉。 
水 若見水，父母來入鄉，克子，憂疾

病，卜官難得，病者伯叔鬼為祟。 
木 若見木，身被抑，注憂疾病；若出

行，在路中，失落來遲；卜病是兄

弟鬼思之；卜子不行。 

妻財 戊己 土鄉 土 若見土，［財］，不驚、不恐、不動，

吉慶之事，卜財難得。 
金 若見金，鬼來動財，憂失財之事，

急解除即吉。 
水 若見水，父母化為財，乃得父母之

貴□，大大吉慶之事。 
木 若見木，身來克財，主散失，失者

難得。 
火 若見火，財被抑，不得，［小人憂］

財之事；卜病，灶君所作。 
  官鬼 庚辛 金鄉 金 若見金，不驚、不恐、不動，注其

吉事。 
水 若見水，父母克官，之事散，亦注

（主）求官吉。 
木 若見木，克官之事得散，卜行者

吉，在外平平。 
火 若見火，官鬼被抑，憂疾病，無咎

也。 
土 若見土，官鬼被抑，亦入鬼鄉，忽

輪（？）失財，與人憂事，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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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 壬癸 水鄉 水 若見水，父母，不驚、不動、不恐，

安穩之事，大吉。 
木 若見木，父母被抑，注憂外不憂

內，王相愁行，休廢不動，慎解即

吉，不慎解即凶。 
火 若見火，火是木之子，子是火之官

鬼，子來自刑，灶君為怪，憂子病，

凶。 
土 若見土，注財變為鬼，是失財遭

罪。 
金 若見金，父母［被抑］，注憂外不

憂內，［憂］官、內（？）疾痛之

卦。 
火兆 十月受氣于

亥，十月成

刑（形）于
丑，十一月
胎于子，正

月生于寅，
二 月 養 于
卯，三月冠

帶于辰，四
月 臨 官 于
巳，五月王

于午，六月
沐浴于未，
七 月 病 于

申，八月死
于酉，九月
葬［于］戌。

兄弟 丙丁 火鄉 火 若見火，相刑，注爭訟、離散未分、
遠行，亦云兩火為兄弟，平，注官

事相刑，不吉。 
土 若見土，子來扶身，故言被扶，吉。

所求者得，所作成，土是火之子，
父母相逢，何得不喜？大吉。 

金 若見金，才（財）來入本宮，得妻
財之卦，吉。王相生財，休廢死財。 

水 若見水，憂疾病，鬼來克身，王相
憂官，休廢疾病之兆，具（俱）注
有氣，不能為害。 

木 若見木，被抑遲，所求不得，百事
不成，卜官事，稽留被抑塞之事，

不吉。 
子孫 戊己 土鄉 土 若見土，土是火之子，不動，吉。 

金 若見金，被抑，注妻財吉，求財得，
吉。王相生男，休廢生女。 

水 若見水，鬼變成財，不求自來，得
妻財之卦，求財得，婚姻和合。 

木 若見木，子被抑，克鬼，憂官事，
注遠行，求官必得。 

火 若見火，身克財，被抑，亦注財欺、
諍訟、病鬼，兄弟鬼抑之，行人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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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財 庚辛 金鄉 金 若見金，不動、不驚、不恐，小吉，
求之即得，大吉。卜人憂爭（諍）

訟，口舌卦。 
水 若見水，鬼來扶財，並失財物，遠

行必逢賊。卜奴婢走失，不相逢
值。 

木 若見木，父母化為財，卜財重得，
吉；卜病王相。 

火 若見火，身入財，擬諍訟，卜人妻
病，伯叔鬼為之，灶君注病。 

土 若見土，是我本位，子不動、不驚、
不恐，小吉。 

官鬼 壬癸 水鄉 水 若見水，官鬼，不動、不驚、不恐，
好吉。水注遷游，游逐位吉，卜官
不失，宅舍安，吉。 

木 若見木，官鬼不動，被扶，王相遷
官益職，休廢即神靈降福，亦不失

官落職。婦人來卜，以鬼為夫，卜
憂父母患。 

火 若見火，身被克，官合，注文書、

口舌，亦可覓官求職，必得，大吉。 
土 若見土，諍訟得勝，卜病興差

（瘥），若卜物，必來，為以鬼為

夫，求官不得。 
金 若見金，財被抑，所求不得，所作

不成，惡鬼入鄉，失財得罪。 
父母 甲乙 木鄉 木 若見木，父母，不動、不驚、不恐，

大吉。 
火 若見火，父母被扶，扶者進也，王

相則吉，休廢平，憂行移徙。 
土 若見土，子來自刑，入鬼鄉中，父

母患、慎諍訟。得火戴頭，火注平

安，吉。 
金 若見金，財化鬼，遭罪失財、爭（諍）

訟、口舌、官府相傷，憂，大凶。 
水 若見水，父母被抑，亦注退也，口

舌、官府之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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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兆 四 月 受 生

（ 氣 ） 于

巳，五月土

長于午，六

月王于未，

七月、八月

休于申酉，

九月未還，

寄注于戌，

十月、十一

月 囚 于 亥

子，十二月

王于丑，正

月病于寅，

二 月 死 于

卯，三月葬

于辰。56 

兄弟 戊己 土鄉 土 若見土，兩土相刑，得成［墻］，

身安穩，得吉，土脫寬昌，兄弟相

逢，主［平安］，大吉。 
金 若見金，子來歸家，被抑即吉，卜

與子相見，［求官遷進，大吉］。 
水 若見水，財來入本宮，得財之象。

往（王）相，妻財、奴婢、牛馬，

生氣之卦；休廢離別之事。 
木 若見木，官鬼克身，憂口舌、疾病，

求官必得，正月、二月好所得官。 
火 若見火，父母入兆鄉之卦，所求不

得，凶。 
子孫 庚辛 金鄉 金 若見金，金是我子，不動不恐吉。 

水 若見水，被扶，吉。亦云生貴子孫，

平安，吉。 
木 若見木，鬼變財，不求自來，婚姻

和合，得財，吉。 
火 若見火，被克，憂子孫，求官不得，

遠行逢病，慎之即吉。 
土 若見土，被抑，憂病；卜行人得不

吉。 
妻財 壬癸 水鄉 水 若見水，財來，不動、不恐，求財

難得，平安吉。 
木 若見木，鬼來扶財，注失錢物，奴

婢走失更不回，于官散財，凶。 
火 若見火，父母化為財，財中重見

財，欲得妻財之卦。 
土 若見土，身克財難散，兄弟諍財，

重求可得半，不求，凶。 
金 若見金，財被抑遲，必憂病，財不

得，凶。 
官鬼 甲乙 木鄉 木 若見木，官鬼，不動、不驚、不恐，

吉。求未遇，遭事無名。 
火 若見火，官鬼被扶，所求即得，扶

者注得，小吉。 
土 若見土，身克官，官事散，求官必

得，吉。 

                                                   
56 土兆十二氣（十二宮）之起月布列與水兆相近，疑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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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若見金，官鬼被克，憂官凶，若婦

人來卜，以鬼為夫，不□為害，平

卦。 
水 若見水，財來入鬼鄉，遲也，失財

難得，生財、六畜與他人之卦。 
父母 丙丁 火鄉 火 若見火，父母，不動、不恐，小吉。 

土 若見土，子來入父母鄉，被扶者，

遲也，所求即得，所作皆成，大吉。 
金 若見金，子自刑，憂病、官事之卦，

鬼者叔伯鬼為害。 
水 若見水，財來變作鬼，失財遭罪，

卜家內不宜娶妻之事。 
木 若見木，父母被抑，憂父母疾病，

凶。 
金兆 正月受氣于

寅，二月胎

于卯，三月

成刑（形）

于辰，四月

生于巳，五

月長于午，

六 月 、 七

月、八月王

于未申酉，

九月沐浴于

戌，十月衰

于亥，十一

月死于子，

十二月墓于

丑。 

兄弟 庚辛 金鄉 金 若見金，兩金相刑，有氣憂口舌，

無氣憂官、兄弟病。 

水 若見水，被扶，吉，子來入本宮，

所求皆得，卜父母歡喜，卜行人

吉。 
木 若見木，妻財入家，不求自至，若

是妻財，必得，不須狐疑。 
火 若見火，官鬼來克身，口舌、官府

之卦，王相為官事，休廢為疾病。 
土 若見土，被抑，即憂疾病，所求不

得。 
子孫 壬癸 水鄉 水 若見水，是我本位，不驚、不動、

不恐，吉。 
木 若見木，妻財被扶，同（？）子得

財，卜看男女，平安之卦。 
火 若見火，鬼變作財，不求自來，得

財之卦，百事肖（消）滅，求官不

得，官事解散。 
土 若見土，父母入子鄉，被克，憂子

病、口舌□□，凶。 
金 若見金，子被抑，克子，憂疾病，

卜事不成，行人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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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財 甲乙 木鄉 木 若見木，財，不動、不驚、不恐，

子病風勞。 
火 若見火，鬼動，妻財憂火及死。財

至，憂妻欲有病，凶。 
土 若見土，父母化為財，財中及見

財，其人七月必有遠財，大吉。 
金 若見金，克財，卜財不得，注憂失

財之卦。 
水 若見水，妻財被抑，不出入也，肖

（消）行之。 
官鬼 丙丁 火鄉 火 若見火，鬼，不動、、不驚、不恐，

小吉。 
土 若見土，被扶，所求皆得，作者皆

成，求官亦得，吉慶之事。 
金 若見金，身克官，所求不得，凶。 
水 若見水，官鬼被克，官事解了，病

者自差（瘥），吉也。 
木 若見木，財被抑，憂失財物，慎之

大吉。 
父母 戊己 土鄉 土 若見土，父母相逢，不驚、不恐、

不動，小吉。 
金 若見金，子來入父母之鄉，被扶之

卦，所求皆得，所作皆成，大吉。 
水 若見水，子來自刑，憂子疾病、被

抑之事。 
木 若見木，財化作鬼，失財得罪。何

以知之？妻見金，父母，己解之

卦。 
火 若見火，父母被抑，憂疾病之卦，

凶。 
水兆 四月受氣于

巳，五月胎

于午，六月

成刑于未，

七 月 生 于

申，八月長

于酉，九月

兄弟 壬癸 水鄉 水 若見水，兩水相克，有氣憂兄弟，

口舌，財來入家；無氣是平平之

氣。 
木 若見木，子來扶身，父子相見，何

不歡忻？求官遷進，吉慶之卦。 
火 若見火，妻財入本鄉，注得財之

象，求之必得，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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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于戌，十

月臨官亥，

十一月王于

子，十二月

沐浴于丑，

正 月 病 于

寅，二月死

于卯，三月

墓于辰。 

土 若見土，官鬼克身，水兆土支，向

出流離，子當別父，牛馬、奴婢易

主，凶。 
金 若見金，被抑，憂病，所求不得，

多稽抑塞，行人未至，欲府不吉。 
子孫 甲乙 木鄉 木 若見木，子，不動、不驚、［不］

恐，吉。 
火 若見火，財來臨投，子來被扶□

□，卜求財得，不縣（？），平安，

吉。 
土 若見土，鬼化作財，不求自來，得

妻財，大吉之卦。 
金 若見金，被抑之卦，凶。 
水 若見水，被抑塞，卜子憂行，不吉，

疾病□□之卦。 
妻財 丙丁 火鄉 火 若見火，妻財，不動、不驚、不恐，

求財難得。 
土 若見土，鬼來動財，失財之卦，不

得相宜。 
金 若見金，父母化為財，財中更見

財，不求自來之卦。 
水 若見水，身來□□，散財之卦。 
木 若見木，被抑，財入不出，遠行得，

妻有娠。 
官鬼 戊己 土鄉 土 若見土，官鬼，不動、不驚、不恐，

吉。 
金 若見金，官鬼被扶，扶者進也，王

相得官，休廢自如□。 
水 若見水，身來克官，求必得，官事

解散，吉。 
木 若見木，官鬼被抑，求官不得，女

人來卜，憂夫。 
火 若見火，財來入鬼鄉，或輸財，卜

宅不安，凶之卦也。 
父母 庚辛 金鄉 金 若見金，父母，不驚、不恐、不動，

有願不賽，卜吉。 
水 若見水，父母被扶，憂疾病，自差

（瘥），行人至，所求皆得，大吉

之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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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若見木，子自刑，惡論婚，不合，

憂病遲差（瘥）之卦也。 
火 若見火，財變作鬼，失財遭罪之

卦，凶。 
土 若見土，被抑，抑注遲，疾病犯土

公之神，急解即吉。 

 

兆－鄉－支之聯結，以得其各鄉中的對應的五行之支，P.2859 中特別

述明某兆某鄉合六親入某支： 

以木兆而言，指出「先看兄弟甲乙木鄉中見何支」，「次看丙丁［火］

鄉中見何支」，「次看戊己土妻財鄉中見何支」，「次看庚辛金官鬼［鄉］中

見何支」，「次看壬癸水父母鄉見何支」。57 

以火兆而言，指出「先看丙丁火鄉中見何支」，「次看甲乙木鄉中見何

支」，「次看丙丁火鄉中見何支」，「次看庚辛金妻財鄉中見何支」，「次看壬

癸水鄉中見何支」。58 

以土兆而言，指出「先看兄弟戊己土鄉中見何支」，「次看庚辛金鄉中

見何之（支）」，「次看壬癸水鄉中［見何支］」，「次看甲乙木官鬼鄉中見何

支」，「次看丙丁火父母鄉中見何支」。59 

以金兆而言，指出「先看兄弟庚辛金鄉中見何支」，「次看壬癸水鄉中

見何支」，「次看［甲乙木］鄉中見何支」，「次看丙丁鄉中見何支」，「次看

戊己土鄉中見何支」。60 

以水兆而言，指出「先看壬癸水鄉中見何支」，「次看甲乙木鄉中見何

支」，「次看丙丁火鄉中見何支」，「次看戊己土官鬼鄉中見何支」，「次看庚

辛金父母鄉中見何支」。61 

在此由兆－鄉－支聯結五行以確立占筮得辭的次序，有其一定的規律

可循。天干配五行，甲乙為木，丙丁為火，戊己為土，庚辛為金，壬癸為

                                                   
57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198-199。 
58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200-201。「次看丙丁火鄉中見何支」，當為「次看戊己土鄉中見何支」之誤。 
59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203-204。 
60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205-206。 
61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20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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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敦煌文書論者對五兆之論述，依序為木、火、土、金、水等五兆局，

每一兆局依五鄉而推定支辭吉凶，每一兆局的五鄉次序，也形成一定的規

序；木兆為首，判定鄉、支亦以木為先，即五鄉以木為先，依次為木、火、

土、金、水，五支亦同；同樣的，火兆以火為先，五鄉、五支亦同，依次

也按五行之先後順序排定；土兆以土為先、金兆以金為先、水兆以水為先，

其五鄉與五支也都以其兆屬五行為首，而依五行次序排列。在此五兆局中，

唯獨火兆稍有不同，就正常而言，先看丙丁火鄉與其支之後，接著應為戊

己土鄉，再而庚辛金鄉、壬癸水鄉，最後為甲乙木鄉，但是 P.2859 中卻在

先丙丁火鄉之後，接著甲乙木鄉，又重複丙丁火鄉，再而庚辛金鄉、壬癸

水鄉，這個部分，或當為誤抄或傳本之誤。 

在支辭之中，可以看到此一占筮系統特別重視五行生剋與六親聯結的

親疏王相休囚之用，以呈現占辭的吉凶兆象。所謂「六親」，即兄弟、子孫、

妻財、官鬼、父母，以及自己本身，自己之外的五種不同類型身份者，就

是一般所稱的「六親」。從「我」的角度看六親的生剋關係，即「生我者父

母，我生者子孫，剋我者官鬼，我剋者妻財，比和者同類」；62我由父母所

生，子孫由我而生，我為官鬼所剋，妻財為我所剋，而同我者為兄弟。六

親彼此的生剋，更具體者為：其相生者為父母生兄弟、兄弟生子孫、子孫

生妻財、妻財生官鬼、官鬼生父母；彼此的相剋為父母剋子孫、子孫剋官

鬼、官鬼剋兄弟、兄弟剋妻財、妻財剋父母。藉由六親的剋關係，聯結五

行的特性，以形成一個以五行思想所構成的占筮系統，強調五行為往來於

天地之間而無窮者，其本性與方位，「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

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散以泄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

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63五行的基本屬性，結合傳統認識

的生剋關係，並具體運用五行的喜忌以成其支辭之吉凶結果。以金為例，

金喜木象，為土所生，宜為煅煉，而忌木旺、火旺、水寒等狀況，以水兆

金鄉所對應的五行而言，金鄉見火支，金忌火，故支辭云「財變作鬼，失

財遭罪之卦，凶」，以凶象為見；金鄉見木支，金忌木，故支辭云「子自刑，

惡論婚，不合，憂病遲差（瘥）之卦也」，一樣以凶象為見。五行也聯結十

                                                   
62 見［遼］耶律純：《星命總括》卷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 809 冊，1983 年初版），頁 196。 
63 見［明］萬民英：《三命通會》卷 1，頁 54。有關五行的生剋與喜忌特性，可參見萬

氏《三命通會》本卷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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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十二宮）而說，並於各兆局開宗明義的述明十二氣的變化情形，以

之運用於其系統之中。五兆之法由兆－鄉－支所構成的占辭，展現出高度

術數之用的占筮命書之內容與特質。 

（二）另立兆辭與專就兆位立說 

在 P.2859 與 P.2905 文書中，可以發現特別針對各個兆局的兆性吉凶進

行描述者，並以「卜得某卦」的一貫詞態呈現，包括： 

卜得火兆，君子得火，在家端坐；小人得火，招殃就禍。憂，

不吉。亦云（？）惶惶（？）不定，夢悟倒錯，精神不安。 

卜得土兆，君子得土，帶官臨成，小人得土，心意所求皆得，

所作皆成。 

卜得金兆，君子得金，鳴鼓付（拊）琴，小人得金，憂恐在

心，口舌追（？）呼，煩惱愁深。 

卜得水兆，君子得水，水主游游；小人得［水］，欲行九州；

男子得水，即憂遠行，如人得水，在家生離，九不得便。即

有□□，出行入戶，慙察其故，心性不足，主有外情。64 

這些兆辭在 P.2905《五兆經法要決殘卷》中並未得見，而存於 P.2859《五

兆要決略》五兆之中，但是五兆辭中獨缺木兆之辭，但木兆之中卻別有增言

「假令成己日卜得木兆，名為君子利吉，小人則凶，蹄（啼）哭杖之卦」。65

此木兆之辭，其性質與論述之用意，當與引文火兆、土兆、金兆、水兆等

四兆辭相同。從五兆兆辭的吉凶觀之，似乎只有土兆尚稱為吉，餘四兆則

表現出較為負面的概念。同時，兆辭皆以君子與小人對應立說，君子方面

的描述傾向正面，而小人方面的描述明顯為凶。可以看出五兆之書的作者

帶有強烈的揚善貶惡之特質，規勸人們當以君子自性，不為小人之道。 

P.2859《五兆要決略》中不斷列舉某一兆局的可能處境狀況，如談到

「身入墓」的情形，指出「假令［三月］甲申旬中卜得水兆，壬水屬辰，

辰是水墓；六月甲午旬中卜得木兆，乙木屬未，未是木墓；九月甲申旬中

卜得火，丙火屬戌，戌是火墓；十二月甲午旬中卜得金兆，［辛］金屬丑，

                                                   
64 相關之兆辭，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

法文獻校錄研究》，頁 202、204、207、209。 
65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199。 



論敦煌五兆之法的占筮之說 75 

 

丑是金墓，身是入墓」。又如提到「身克命」的狀況，指出「兆為身，日辰

為命，甲乙日卜得金兆，丙丁日卜得水兆，戊己日卜得木兆，庚辛日卜得

火兆，壬癸日卜得土兆，是克命，凶」。又如提到「命克身」的情況，指出

「甲乙日卜得土兆，丙丁日卜得金兆，戊己日卜得水兆，庚辛日卜得木兆，

壬癸日卜得火兆，此是命克身」。66藉由不同的時間，對應卜得的五兆之局，

從兆局的不同以確立所處的時命狀況，進一步作為吉凶休咎之判定依據。

因此，卜得所處兆局的本身，已確定其某一時空狀態，往往以此作為判定

吉凶的主要依據或重要參照。 

（三）以兆直論支性 

五兆卜法論「支」，主要聯結「兆」與「鄉」而言，但敦煌文書中也每

有直接就「兆」而言「支」者。 

在五兆局的各局兆－鄉－支的占辭之後，皆針對五兆與各支所構成的

關係，提出具體的定義： 

就木兆而言，云： 

木兆火支，上光曜天，父豪子貴，車馬疋進，伫官榮進，錢

財如山，家中熾盛，田蚕萬陪（倍）千石，大吉。木兆土支，

妻財向主，婚姻和合，似相許，所求必得，吉。木兆金支，

將鬼自隨，求官不得，遭官厄難，憂愁疾苦，怕懼長悲，不

吉。木兆水支，其身被抑，求事不成，徒勞功力，行者遲歸，

所求不得，法（注）憂遠游，凶。67 

就火兆而言，云： 

火兆火支，兩火同類，朱雀楀頸，男畜二歸隨意，女畜二夫

消滅錢穀。子當別父，臣當別君，公財散失，何道不陳，此

卦百事艱難。火兆水支，鬼來向身，水火相克，驚動四鄰，

身逢鬼，求官不得，覓財克子，病者大重，恐畏身死，急須

祀神修福解除，吉。火兆土支，卦相扶離，母憂子也，餘者

                                                   
66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216-217。 
67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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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土相生，陰陽和合，百事得成，求官進益，身得族榮，土

支兆相扶，必得大吉。火兆金支，被扶即吉，財物著身，宜

向四邊出入，往處無失財物，所求必得，不須狐疑，此卦百

事大吉。火兆木支，支入子鄉，眾合難合，內中服藏，所有

口舌、官、病患、橫羅禍殃、小人和，病者甚困，此卦祀神

解除修福即吉。68 

就土兆而言，云： 

若土兆土支，兩土成墻，卜身安穩（？），卜宅吉昌，兄弟

相逢本時吉，主王時易、休時難望者，兄弟口舌昌（猖）狂，

所求皆得，所作皆成。土兆木支，愁心在思，不見其善，唯

問別離，鬼來上屋，求官不得，病者遇哭，嫁娶與他，不如

孤獨，［此卦大凶］。木來克土，必有腫瘡，木雖土生，反自

受殃。土兆火支，名為被抑，所求不得，注憂遠游，若有所

求，百事不吉。土兆金支，父母相應。君子得之，專自詳喻；

小人得之，寶器多作，積財千萬，心不忘姤。亦云內外相生，

求事必成，所作皆得，百事安寧。土兆水支，財來入己，王

是妻財，相是奴婢，水土相和，憂病不死，必當和合，無有

休息，卜得此卦，百事大吉，［所作皆成］。卜得金兆，家有

兵死鬼來在家中，與宅神作病，令人家親女婦白色位口舌

起，復主患頭、心腹，令狗鼠為怪，路、水神、手足。69 

就金兆而言，云： 

金兆金支，身在木宮，兩金相克，王相折傷，親戚不和，口

舌惶惶，憂官相說，必有損傷，將兵卸（御）戰，流血滂滂，

卜得此卦者，立見禍殃，大凶。金兆水支，自損扶抑，父子

成名，所求和合，萬事可營，求者皆得，作者皆成，縱有禍

（？）賊，不能振（震）驚，得此卦者，福壽滿盈，大吉。

                                                   
68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202。 
69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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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兆木支，土陽冠帶，素女嚴粧（妝）、陰陽會，子孫吉昌，

財來入室，王是妻財，相是牛猪，婚姻令會，不相拘錄，自

懷狐疑，衣食亦足，百事大吉。金兆火支，鬼來入卦，宅舍

不安，病者難差（瘥），火來銷金，向出狐鵄，不卜其身，

女憂妻子，縣官相連，卜身難從，難為相生，亡官失職，作

者不成，凶之卦也。金兆土支，子來見母，名曰益塞，求事

不成，勞使功力，憂病遲差（瘥），是不吉之卦。70 

就水兆而言，云： 

水兆水支，兩水詳詳（洋洋），口口他方，巡山驀嶙，更莫

相望。水兆木支，百事無凶，木主震動，水主流通，所求皆

備，所作皆通。水兆火支，妻財一其，宜向四邊，求財□□，

去處不失，妻財有移，如此之卦，不須狐疑。水兆土支，渾

濁不清，井□漫（？），水動龍驚，求官不得，凶事難為（？），

憂官厄難，行來出入，宜于伴並。水兆金支，母子相隨，求

官不得，凶事難為。憂病自差（瘥），家鬼所為，求神解除

了，便得清良大吉。71 

另外，P.2859《五兆要決略》於列五兆局的兆－鄉－支共構的占辭之

後，文書的後半部，解釋一些特定的概念，如談到何謂「鬼行入墓」，云： 

假令六月卜得土兆［木支］，木是土鬼，六月入墓，相克，

凶，木墓在未故；九月卜得金兆［火支］，火是金鬼，九月

火墓在戌；十二月卜得木兆［金支］，金是木鬼，金墓十二

月；三月卜得水兆，皆是鬼行入墓，病者恐鬼。72 

類似的例子甚多，不再贅舉，但此一例說，可以看出占筮者所占得之結果，

從「兆」與「支」的對應關係下，已確定了一定的處位情況。 

                                                   
70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207。 
71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209。 
72 見 P.2859《五兆要決略》。引自王祥偉之校錄，見王氏：《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錄研

究》，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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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兆與支的關係具體對應出吉凶之狀，可以看到作者於跳過「鄉」的

範疇關係外，特別重視「兆」與「支」所呈現的吉凶關係。因此，操作五

兆之法，以求其所占之結果，除了以兆－鄉－支對應關係下所得之占辭作

為參照外，「兆」與「支」所呈現的吉凶結果，也是另一個重要指標。甚至，

占筮者所揲占的依據，或許也有可能僅以求得兆辭之象與兆辭對應的五支

之一為其結果。但是，確切的情況，今已不易釐清了。 

六、結論 

傳統的占卜術，不論是龜卜、易占、星占、夢占等法，歷來都有其可

觀的文獻可為依恃論據，而五兆卜法作為隋唐盛行的占卜之法，雖唐宋時

期的典籍偶有論及，但實質的內容並沒有流傳於現存典籍之中，敦煌文書

保存之文獻，成為今日認識五兆之法的唯一依據。五兆卜法以五行理論為

基礎，以算子作為占筮之工具，結合龜卜、《易》筮與術數推命的內涵，成

為占卜術數發展的特有占卜術，在術數之學的發展史上，有其重要的意義，

而敦煌所留存的寶貴文書資料，更是創造意義的重要來源。 

從「五兆」一詞的形成背景，以及歷來文獻對《洪範》的釋說，乃

至有關典籍對「五兆」的載錄，可以確知與龜卜有密切的關係。但是，

在有限的文獻記述，乃至敦煌文書所論，五兆之法並不以兆象推求為足，

而是藉由算子的「數」推方式，以求得所占之「兆」、「支」，並以所顯之

占辭以推定吉凶休咎，此一衍數得占之法，與《易》卦以數推衍的方式

類似，皆建立一套數占的揲筮統系，這也正是馬克先生所強調的，以五

兆卜法為龜卜的數占化之展現，73此一數占的占筮系統，絕非龜卜所能

牢籠。  

《易》卦強調陰陽變化的觀念，並且特別重視由陰陽所建構出的八卦

與六十四卦之結構關係，尤其是爻位與卦象等陰陽有機變化的複雜關係，

並由此而顯示出吉凶的意涵。但是五兆之法，所重視的基本元素，乃至其

內在的結構，主要以五行的生剋作為主體，五行布列出「兆」、「鄉」、「支」

的不同層次之五行變化，以此呈現出所占定的結果。因此，二者決然不同，

五兆之法的揲筮形式，欲意與《易》筮相仿，當有合理而具體的論證，否

則陷入一廂情願的主觀理解，仍無法得見復原的真實正貌。並且，強求模

                                                   
73 見馬克：〈敦煌數占小考〉，《法國漢學》第 5 輯，頁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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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周易》之法而失卻其作為一套合理制作的預判吉凶之超驗系統，折損

其占筮系統所應展現的功能。 

占筮之法的建構，本身即是一種數字運用的問題。從數字的結構而言，

僅用 36 算子，必須以 5 個一數，最後要得出代表木、火、土、金、水的五

個數，若採取如同《易》筮一般之方式，經過幾次之推算，很難於最後得

到代表五行的五個數，採如王愛和、王祥偉的方式，必然面對或然率極端

不均等的問題，尤其金兆與土兆筮得之機率相對嚴重偏低，但仔細酙酌此

二兆局之占辭與其它二兆局之占辭，並沒有特殊之不同，無需將之降低或

然率。建立一套完整而合理的系統，不應使各種可能的結果產生不對等的

顯著差異，就像在廟裡求籤一般，不可能特別將某些籤刻意安置在不易求

得或極易求得的位置上。以 36 數作為設計的數值準據，求得五行五數，與

《易》用 50 數，求得老、少陰陽之四數，二者本質的不同，欲得形式的相

仿，又能夠在作為一套官方的正式占筮系統上，成為設計周全的五兆操作

系統，如同難解或無解的數學式一般，是一種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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